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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，使人联想纷
纭;银镀 的天平；浩繁
的卷帙；神秘 的殿堂…
… 在我们 这个 共 和 国
里，她 正吸 引 着越来越
多的老少 公民 ，因此 ，
也就不乏辛勤 耕 耘 的
人。

发自 五家报 纸和两
家电 台 、电 视台 的几则
报道 ，引 起 各 级司 法界
的强烈关注：“咸阳市
渭城 区司 法局 领导有新
招，普法 教育 有 良方。”
作为 区 司 法 副 局 长 的
何文俊 ，和 同 志们一样
地欢欣 ，他们几 年来孜
孜以求 的事业 ，终于收
获了 。

普法 工作一开始 ，
上级 就把 负 责全 区普法
教育 的 重担 ，交给了六
八年毕业于西北政法 学
院的 何文俊 。

46万人 口 是普法 对
象，这是一项 巨大的社

会工程。任 务重 ，无师
资，无 教材，无先例 ，
从何抓起？他 急 了 ，他
失眠 了。然而 ，他开 动
脑筋 ，倒底 还是想出 了
新招招。他 说：“法 律
是一 门 社会科学 ，来不
得半点虚假 ，普法 不能
一呼百 应。”他首先 组
建了 “普法 讲师团”。
这个讲师团 38人，24名
是大专 毕 业生，11名 是
从事政法工作三 年以上
的一支精干 的 宣 传 队
伍。这支队伍是 我 省最
早的普法 讲 师团 。

搞法 制 ，驾 轻 就
熟；对新道道 ，他却所
知甚少。白 天，何文俊
蹬着 一辆老 掉牙 的 自 行
车，跑厂矿 、农 村 、机

关、学校摸 情况 ，拿办
法。夜 里 ，他 伏 案 灯
下，翻 阅 资料 ，学 习 法
典编 写 教材。写下 了 长
达三万六千多 字的 《宪
法》辅导材料 。

一分耕耘 ，一 分收

获。正值中 年 的 何 文
侈，在法苑这块土地 上
孜孜不倦地耕耘着。几
年来 ，他上法 制 课 31
场，听众 达 4万 多 人
次。听过他的讲 课的 同
志反映:何文 俊 的 头
脑就好象是 法 律 条 文
的“活 电脑”。

梅花香 自 苦寒来。
对此 ，教师恐怕感 触最
深了 。不少 教师 、教授

曾多 次听过
他的 课 ，他
们说 ，老何
的课上得这
么好 ，可见
他法 学造诣
之深。我们
不仅受 到 了
一次 法 制 教
育，在 教学
上也得 到 了
不少启 发 。

对此 ，
何文俊诙谐

地说 ，干工作就要 “盯
住不放”，不怕 人家说

“脸皮 厚”。虽 是 戏
言，却也形 象 ，他为 工
作真是 个风风火火的厚
脸皮 。一次 ，为 了 争取
时间 ，他晚上 闯 进 医
院，向 在病榻上的 区委
负责同 志汇报 工作，使
这位 负责同 志也为 他 这
股子劲头感 动 了 。

何文俊说：“喊 破
嗓子，不如做 出 样子。
做为 一 名 领导干 部 ，要
团结 带领大家 干 番 事
业，自 己 就要 身 先 士
卒。”

要求 同 志 们 做 到
的，何文俊首先 做 到。
上下班 ，他 总 是早来晚
走；开 会 ，他从来没 有
一次 让大家等 过 ；节假
日，他 又总是替 同 志 值
班。1985年全 区 召 开普
法经验 交 流 会议。会期
两天 ，负 责宣传 工 作 的
小赵 把 当 天 的 会 议 剪
影，连 夜赶洗出 来 ，在
笫二天早 上开 会前 ，就
得把 会议剪影 宣传 栏 在
会场布置 好。何文 俊 协
助小赵一直干 到 深 夜 两

点，小 赵 见 他 感 冒 挺
重，实 在支不住 了 ，催
他回 家去 ，他才走 了 。
第二 天一早 ，何 文 俊
又出 现在办公室里。他
帮小赵把贴 好的宣传牌
从四楼 抬下来 ，早上 7
点50分与 会代表陆 续来
了，当 人们经过 会场看
见新布置 的宣传栏时 ，
无不赞叹，“司 法局 的
工作 ‘今 照 明取’。”

经过何文俊 与普法
讲师团 的 辛 勤 劳 动 ，
一批 基层宣讲 员 、辅导
员在各 自 不同 的 岗 位上
发挥着 积极作用 。省建
十一公司 、省六 公司 、
国棉一厂 、七九五厂等
单位 的领 导 以 身 作则 ，
率先 学法 ，培训 班 刚结
束，就 亲 自 备课 ，担任
教员。“雪 球 ”越滚越
大，效果 日 益显著。到
去年底 ，全 区参加普法
学习 的 人 已达27万，从
机关 、厂矿到学 校 、乡
村，人们 学 法 蔚 然 成

风。法 制 的
钟声在千 千
万万人心 头
回响 ，敲 响
这庄严 的 钟
声的 ，是在
司法 战线上
辛勤耕耘 的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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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权可 以继承吗
　李 振 中

根据我 国继承法 第一章第 四 条
的规定：“个人承包应得的 个人收
益，依照本法规 定继 承。个 人 承
包，依照法 律允 许由 继 承人继续承
包的 ，按照继承合 同 办理。”这 就
是说 ：承包人承包 的土地 ，企业所
得的收 益 ，
如承包 后 所
栽的 树 ，养
的鱼，种 的
庄稼 ，承包企业 祈 得的 个 人 收 入
等，都属 于承包人所 有，因此 ，这
种承包 的收入可 以继承。而被继承
人生前所 承包 的土地 、企业等 承包
权不能 继承。因 为 ，财 产 的继 承 以
被继 承人对此 财产拥 有所 有权为 前
提。一根据我 国法 律规定 ，土地 （包

括田地 、山 地 、荒滩 、荒地等 ）的
所有权不能归任何人 ，只能归 国 家
或集体所 有。个人 承 包 的 土地 ，承
包人只 有使用 权 ，其所 有权并没 有
、 而且也不能随 承包 合 同 的 订 立而
发生转移 ，因此 ，承包 的 土地不能作

为遗 产 继 承
承包人

承包 的 企
业，不论 是

全民企业 ，还 是集 体 企业 ，即 使是
他人私 人办的 企业 ，其所 有 权 属
于国 家 、集体或他人 ，因 此 ，承包
的企业也不能 继 承。同 样 承包 人也
不能 以遗 嘱 的方式 ，将所 承包 的土
地、企业转给法 定继 承 人或法 定继
承人 以外的 其他公 民 以 及任何社 会
组织承包 。

就案说法
学点 民法 （九 ）

一场 肖 像 官 司
王野

8 3年 4月 ，某 公司职工卓 小红
到市广告摄影部拍生活照时 ，该 部
职工孙德西 向 她提 出 多 拍一张作样
像用 。卓同 意 ，但提出 该样像 只能
摆在营业柜 内。85年 5月 ，市乳 品
公司 职 工杨某为 该 公司 设计 “多维
麦乳精 ”瓶 贴 商标 ，发现市广 告摄
影部柜 台 上陈列 着 卓侧身彩照 ，便
直接 与 孙德 西商 定 ，由 乳 品 公司 给
孙付 40元人 民 币 买 了卓 的 这 张 样
像。杨 将卓 样 像原形加工成瓶贴商
标，印刷 了 40多 万张 ，并 将贴有上
述商 标 的商 品 陆 续 投放市场。86年
7 月 ，卓小 红发 现 自 己的样 像 被用
作商 标后 ，即 向 孙德 西和乳 品公 司
提出 异 议。由 于双方 意见分 歧 ，卓
不得已 向 区 人 民 法 院提 出 诉讼。人
民法 院受理此 案 后 ，认为 被告侵 犯
了卓 的 肖 像 权 ，经 过调解双方 达 成
如下 协议 ：被 告立 即停止 使用 该瓶
贴商 标 ，剩余 部分 全 部 销 毁；孙德

西和乳 品 公司赔 偿 卓小
红经济 损 失450元 ；本
案受理 费 30元 ，均 由 被
告承担 。

民法通则第 100条
规定：“公 民 享有 肖 像
权，未经本人同 意 ，不

得以营利为 目 的使用公 民 的 肖 像。”
肖像权是公 民可 以 同 意或禁止他人利
用自 己 肖 像 的权利。肖像 是公 民 人身
基本特征的 写真 ，是公 民形象的 艺术
再现 ，直接 关系着公民 的人格尊严和
公民形 象的社 会评价 ，关系着公 民 个
人多方 面的权益 。

公民 的 肖 像 权受法 律保护 ，它 包
括如下 含义：公 民无条 件拥 有 自 己 的
肖像 ，禁止任何组织和 个人非法 损坏
他人 肖 像 ；未经公 民本人同 意 ，任何
组织和 个人不得 以 营利为 目 的使用 他
人肖 像 ，比 如私 自 使用 他人 肖 像 作商
标广告或刊 印在杂 志 封 面或 挂 历 上
等；公 民 有权同 意 他 人使用 自 己 的 肖
像，并可 以据此 接受若干报 酬 ；非法
侵害 公 民 肖 像 权 ，侵害人要 承担 民事
责任 ，对未经 同 意使用 他人 肖 像 的 ，
本人有权要 求侵害人 “停止侵害 ，恢
复名 誉 ，消 除影 响 ，赔 礼道 歉 ，赔 偿
损失。”

违令养狗惹 出 人命案
　杜 晋 延

一辆三轮 车进了 西 安东郊职工医院 。车上躺
着一 位 昏迷 的 中 年人 ，他是 西北国 棉五厂 的工人
老赵 。旁 边 有一位年轻人扶着 他 ，这个小青年姓
粟。就是他 刚把老赵打倒在地 ，现在 又急三火 四
地把老赵送 到 医 院。谁知 过 了 两 天 ，惨剧发生 ，
老赵 因 抢救无效死亡 ，小粟也因伤害 罪被 捕 。

老赵和小粟本是 街坊 ，你来我往 ，关系处 得
很好 。这天老赵家来 了 个朋 友带 了三 条狗 ，托老
赵把狗先养几天 ，躲躲城 里的：“打狗 强”。老
赵明 知政府严禁养狗 ，因 朋 友相托 ，也 就满 口 应
承。自 从老赵家有 了 狗 ，他一回 到家 ，第 一 件事
便是 到狗 跟前看看狗 吃饱没 ，还隔三几天就买些
肉给狗 吃。小粟也比 过去来得更 勤 ，常和老赵一
起蹲 在狗 窝 前看狗 ，有时 还带上狗 出去转转。这
天半夜 ，突然狗 订 叫，老赵 急忙从屋 内 出来 看 狗 ，
没走几步便 碰 见小粟。两人看见狗 还 在 ，各 自 又
回屋睡 至天明 。第二天老赵大清 早 起来 ，发 现三
条狗不见 了 ，急 得他在院 子 里 来 回 转 悠。“谁 偷
的呢？”只见老赵一拍大 腿 “有 了”，拉 开 门
便向 外走。没走几步他又停住 ，心想：“小粟平
时和我挺好 ，不会是他干 的。”可 转念一想：“
昨晚上怎 么那么巧 ，狗一叫 小粟就 出来。”思来
想去 ，总觉得小粟可疑 ，忍不 住地把 自 己的 想法
说给朋友听 。没 出一 天 工夫 “小粟 偷 了 老赵的

狗”便 传 遍 全 村 。这
天，小粟听人说 老赵
怀疑是他 偷的 狗 ，不
由得火 冒 三丈。一下
班，饭 都 没 顾上 吃
便向 老 赵 家 奔去 ，

“谁偷狗谁就 不得好
死！”人 还 没 进 院
子，叫 骂声 就传 进屋
里。老赵 正在修炕 ，

一听 叫 骂 就 走 出来，“你偷 了狗我 不 找 你 就可
以了 ，你 还骂上 门来 ，看我不收拾 你。”小粟一
听更 火 了 ，边 赌咒边 叫 骂 。老赵 也 不示弱 ，拍着
大腿跳着 高 骂 小粟 。随 着 叫 骂 这一老一 少 拳来脚
往，无奈老赵 身 体 多病 体 力不支 ，小 粟 正 当 力壮 ，
几个回 合下来 ，赵老就 躺 在地 上 呻 吟 了 ，门 牙
也被打 落几个。小粟见情 况 不好 ，赶 忙 借 车把 老
赵送 到 医 院……

老赵死后 ，单位认为 他 的死 既 不算公伤 又不
算病 故 ，不能享受劳保待遇 ，只 得草草火化了 事 。
小粟在牢房 里惦念妻子和 年幼 的孩子 ，每 日 坐立
不宁。本来一对 好 街坊 ，全 因养 狗 ，一 个 落得命
丧黄泉 ，一 个犯罪 进班房 。

无题 黄 国安

钱迷心窍
孝　升

彭光 明 被 劳 教 两
年。这事在军 营传开 ，
干部 战士大惑 不解 ，谁
也不 曾 想到 ，平时表现
不错的 老兵 ，会走上犯
罪道路 。

1 986年 ，彭光 明 由
澄城调 临 潼执行任务 。
繁华 闹 区 ，顿使 出生山
村的彭光 明 眼界大开 ，
那灯红酒绿 的生活 令他
为之倾倒 ，逐渐 染上逛
大街 、进酒 馆坏习 性 。
但每月 仅拿十几元津贴

难够 他一天挥霍。钱 、
钱、钱 ，什 么能 比 金 钱
更实 惠 。彭光 明 的 灵魂
被“金 钱”曲 扭 了 ，
1 987年元月 ，彭 调 回原
部，这时 部队担 负 营建
任务。彭光 明 立 刻意识
到一条 “发 财 ”捷径 。
起初 ，他利用 工 作 之
便，搞 走一些灯泡 、电
线，偷偷 转卖 ，得 到微

少好处 ；事后 ，见无人
过问 追究 ，蠕动 的 欲心
日渐膨胀 ，眼睛 从盯小
东西转移 到大东西上 。
为了 每 次 都 顺 手 “成
功”，彭光 明 “动员 ”
五六 位老 乡 作辅翼 ，乘
工作之隙偷走 、转 卖 建
筑材料 。仅 四 个月 ，共
窃得钢筋700多 公斤 ，
卖给某个体建筑队 ，得
赃款900多元。甜头 尝
到了 ，彭光 明 的 心 更
大。今年五月 一天 ，乘
连队战士洗澡 之机 ，彭
将放在库房 里的一部发
电机盗走 ，转卖 后 ，得
纯利500元……

彭光 明 的金 钱梦 终
于破灭了 。当 审 判 员 宣
布对 他的劳 教决定时 ，
他大哭哀嚎：“我有罪
呀，我辜 负 了 家 中 年迈
的父母 ，请千万 别告 诉
他们 。他们 会受 不 了 的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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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警 法
旅
馆
？
监
狱
？

监狱 是 国 家 用 来 强 制 改 造 犯 人
和限制 其 自 由 的 地 方。但 是 ，墨 西
哥的 一 些 监 狱 却 与 众 不 同 ，那 里 的
犯人 享 受 着 各 国 犯人 所 无 法 比 拟 的
自由。因 此 ，墨 西 哥 的 犯人 称 自 己
的监狱是 “有 卫 兵 的 旅 馆 ”。

里堪 伯 利 监 狱 是墨 西 哥 的 一 所
有名 的 监 狱。狱 中 建 有 公 寓 式 的
住房 ，房 内 备 有 各 种 生 活 设 施 和 用
具，有 钱 的 犯 人 可 以 随 意 租 用 ，使
自己 的 监 狱 生 活 过 得 象 在 家 中 一 样
舒舒 服服 ，自 由 自 在。如 果 犯人 嫌
狱中 的 饭 莱 不 好 ，可 让 看 守上 街 替
他们 购 买 山 珍海味 或 其 他 可 口 的 饭

莱。不 仅如 此 ，还 允 许 犯人 携 带 妻 子 （丈 夫 ）陪
住，狱 方 为 之提 供 单 独 房 间 ，以 免 诸 多 不 便。亲
友探 监 也 象 在 家 中 一 样 自 由 随 便 ，不 受 限制 ，以
此来 减 少 犯人 们 的 寂 寞 和 孤 独 感。同 时 ，犯 人还
可以 找 担 保 而 外 出 办 事 或 者 度 周 末 。更 令 人 不解
的是 ，犯人还 可 在 狱 中 开 店 经 商 ，如 理 发 店 、鞋
帽店 、杂 贷 店 等 。有 的 犯人 在 狱 中 经 商 达 十 多 年
之久 ，还 自 称 “十 年 老 店 ”、“童 叟 无 欺 ”哩 ！

墨西 哥 政 府 把 犯人 当 作 “客 人 ”看 待 ，照 顾
唯恐 不周 。但 犯 人 们 并 不 知 足 ，有 的 犯 人 还 得寸
进尺 ，胡 作 非 为 。有 一 个犯 人 竟 开 起 了 “小 工
厂”，制 造假 钞 票 ，幸 被 及 时 发 现 才 未 能 得 逞 。

鉴于 此 ，墨 西 哥 有 关 当 局 曾 痛 下 决 心 ，整 顿
和改 革 监 狱 制 度。但 命 令 一 宣 布 ，立即遭 到 犯 人
们的 抵制 ，他 们 用 绝 食 的 办 法 来 抗 议 政 府 ，舆 论
界也 声 称 这 样 做 “太 不 人道”。政府无奈，只 好
收回 成 命。为 了 “体 面 ”，政 府仍声明，在不久 的
将来，一 定 要 改革这 种 监 狱制度。（水摘编）


